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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25日，“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通过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第 44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成为我国第
56处世界遗产。泉州，古称“刺桐”，至今拥有星罗棋布的文物
遗址和依然鲜活的传统民风。让我们来到“东方第一大港”的黄
金时代，重返“刺桐”。

□ 颜瑛瑛

宋元中国的海洋商贸中心——泉州，

是 旅 行 家 马 可·波 罗 笔 下 的“ 东 方 第 一 大

港”。“刺桐”，是彼时泉州的别称，此地安

逸、富庶，有艺术，有技术，时尚且浪漫。

晋代南渡之士，为这片曾经的蛮荒之

地带来了中原文明，南宋朝廷设置的南外

宗正司，将中国最繁盛时期的皇室礼俗全

盘收纳在此，渐入民风。物转星移，世事变

迁，中原文化的精致与郑重，海洋文化的开

阔与包容，早已随着南来的季风，渗透在古

城的每一寸肌理中。沉淀千年的泉州文化，

成 为 一 窥 宋 元 中 国 文 明 与 气 度 的 珍 贵 蓝

本。

5:30 通淮关帝庙

每天清晨，坐落于泉州鲤城区涂门街

的通淮关岳庙准时开门迎客。很快，络绎不

绝的人气和袅袅不息的香火，便会演绎出

这条街上最热闹、最繁忙的景象。

这里是泉州最大的民间信仰活动场所

之一，其所在地通淮门是古代泉州的水陆

要冲，海外到泉州贸易，通淮是必经之路。

一年四季，无论风雨，泉州百姓都要前往关

岳庙焚香祈福。

古城面积不大，而分布于纵横巷陌之

中的大小宫庙就有五六百座，门庭从不冷

落，氤氲的香火中夹杂着人情热度。自古以

来，不论是来自他省还是番邦异国，泉州人

对神明如同对待朋友，秉持着“多多益善”

“来者不拒”的原则。

泉州的民间信仰没有一板一眼的修身

体训，更多讲求的是谆谆劝善和直白道理。

诚如关岳庙门前对联所言，“诡诈奸刁，到

庙倾诚何益；公平正直，入门不拜无妨”。

7:00 承天寺鹦山馆

最近，泉州历史文化中心旗下的五祖

拳鹦山馆开馆收徒，身为国家级非遗五祖

拳传承人的周焜民，几乎每天上午都要亲

临现场督学指导。同时有六七位师父手把

手地教学，真正做到了“言传身教”。

崇 文 尚 武 ，是 泉 州 自 古 以 来 的 风 气 。

“烧酒、拳头、曲”这句俗语，生动概括了泉

州人日常生活里的三大娱乐项目。过去，泉

州很多孩子从小就会被送去学武，周焜民

小时候就是因为身体羸弱而被父亲拉去习

武的。

周焜民的女儿回忆，小时候，父亲还年

轻力盛，每天都早起练拳。从前的居所没有

庭院，他天天对着墙壁打直冲拳，日久，墙

上的石灰先是发黑，隆起，然后掉下，成了

家中一景。慕名来和父亲学武的年轻人也

很多，到了周末夜晚，父亲便去文庙前的石

埕教授。那时的文庙行人少至，是安静练武

的好地方，没有灯光，月光下，仅有模糊可

辨的人影伴着嘿嘿发力声和隐隐的拳风。

五祖拳就是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中，口授身

教，一代一代在民间传承下来。

8:30 市井小吃店

每天早晨，不少人骑上共享单车，或是

搭乘古城“小白”（古城专线游览车），到老

城区觅食。在路边停下来吃一碗面线糊配

油条，或是吃一个烧肉粽，两个碗糕，喝上

一碗水丸汤，咀嚼着千百年前的古早味，不

慌不忙地开启一天的工作。

泉州美食作为闽菜的主角之一，不乏

大菜和名菜，但名扬四海的却是面线糊、肉

粽、牛肉羹这些市井小吃。或许对拼搏惯了

的泉州人来说，这些淳朴的味道才能真正

唤起他们对生命和生活的珍视和热爱。

泉州小吃极其丰富，西街面线糊、安海

土笋冻、东石海蛎煎、深沪拳头母、湖头米

粉⋯⋯当地人如数家珍。虽然晋人南迁已

成如烟往事，但其“古早味”却深烙在泉州

人的味蕾上。生活在四季温暖如春的温陵

故地的老泉州人，至今仍熟练掌握着很多

古老的中原烹饪技法，固守着“食不厌精，

脍不厌细”的士族饮食情趣。

15:30 古厝茶馆

在泉州，饮茶是极为普遍的生活习惯。

许多泉州人晨起第一桩事就是煮水泡茶，

这“早茶”不入口，仿佛一整天都提不起

劲。古语“寒夜客来茶当酒”，泉州人习

惯了客一进门即泡茶，而且要立刻煮水，

重换茶叶。

除了居家备茶，许多泉州人也是茶不

离身。闲暇时随身携带几泡茶，出了门来

到 落 脚 的 地 方 ， 一 张 八 仙 桌 ， 几 条 长 板

凳，一字摆开的茶盏，几十个茶杯列成方

阵，一场茶韵雅集就可以开始了。

老泉州都会记得过去大街小巷随处可

见的茶肆，俗称“茶桌仔”。“茶桌仔”往

往又是“讲古”场。一壶茶，慢斟浅酌，

听“讲古仙”讲 《三国》 讲 《水浒》。如

今街头“讲古”虽不见，但城中茶馆还可

得偿所愿。

泉州人爱茶，不仅爱饮，还爱斗。这

源于铁观音 得 天 独 厚 的 神 韵 ， 也 源 于 闽

南 人 巧 夺 天 工 的 制 茶 技 艺 。 在 泉 州 ， 茶

店 星 罗 棋 布 ， 常 常 可 见 一 条 几 十 米 的 小

街 ， 茶 叶 店 就 有 三 五 家 。 于 是 ，“ 斗 茶 ”

成 为 泉 州 人 找 好 茶 最 好 的 途 径 。 每 逢 新

茶 上 市 ， 形 式 多 样 、 规 模 不 一 的 “ 斗

茶”就遍地开花。

18:30 泉州府文庙南音戏台

在泉州，你或许有过这样的经历：在文

化宫或文庙某一角，被一群表演者的声音

所吸引，好奇地走入露天观众席里，找一

个座位坐下，吮一杯浓茶，开始聆听泉州

街头巷口都有可能飘出的南音。

我们应该庆幸在泉州可以看到这样的

形式，把“御前清曲”平民化，方便了聆

听的可能性与民众的参与度。尽管舞台不

够完美，音响中夹杂着轰鸣，还有那些浓

妆艳抹的舞者和台下来回走动的观众，都

让南音与殿堂级艺术的猜想相去甚远。然

而，这正是南音在泉州这片土地上源远流

长的证据。

民间故事的性质，将欣赏南音的入门

台阶放到了最低，南音讲述的故事，所有

人都能“听懂”。南音唱腔中的一个起承

转合，琵琶中的“一点”“一挑”，不仅是

唱者与乐手之间的默契和对话，更是听者

与曲中的人物交心交情的沸点。

南音之所以能世代相传、久唱不衰、

新人新曲不断涌现，与泉州人对南音的执

着追求与默默奉献是分不开的。自古，海

内外就有从泉州引进资深艺人去设馆授徒

的现象。因此，海外用泉南腔予以吐音叫

字的演唱规制一直没有改变，其演唱、演

奏风格，亦保留着故乡泉州的传统特色。

南音那深情、悠久的旋律，与具有清商乐

的“古士君子之遗风”，最能勾起海外赤

子的思乡之情。

19:15 泉州梨园剧院

“ 光 明 之 城 东 门 附 近 的 一 大 片 地 方 ，

舞台在灯笼和灯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一

到晚上，这里有很多演员和歌手，至少有

100 个剧团，每个剧团都站在自己的舞台

上，剧团周围都有一大群人，在等待着演

员的台词和乐队的演奏。”1271 年，一位

叫雅各的意大利犹太商人冒险远航东方，

来到刺桐，在其著作 《光明之城》 中描述

了这样一个生机勃勃的泉州。

且不论雅各讲述的记忆真实与否，南

音、梨园、高甲戏等传统艺术，至今仍在

泉州广受欢迎。

南 宋 末 年 ， 宋 室 小 朝 廷 南 迁 ， 皇 家

子 弟 因 思 念 故 土 ， 将 中 原 文 化 的 精 髓 带

入 泉 州 ， 横 挑 龙 头 凤 尾 扁 担 的 “ 七 子

班 ” 梨 园 戏 ， 亦 跨 出 官 家 富 室 的 门 槛 来

到 民 间 ， 进 入 勾 栏 瓦 肆 之 间 。 被 称 为

“宋元南戏遗响”的梨园戏，就这样在泉

州民间生根蔓延。

夜 晚 ， 泉 州 梨 园 剧 院 前 广 场 ， 总 是

有人三五成群地在“候场”，其中不乏年

轻 人 和 带 着 孩 子 的 父 母 。 这 些 福 建 省 梨

园实验剧团的“忠粉”，生怕落下一场演

出 ， 哪 怕 是 他 们 已 反 反 复 复 看 到 都 会 背

的剧目。

文 化 源 自 人 类 的 生 活 ， 而 生 活 又 反

映 着 文 化 。 一 座 以 历 史 文 化 著 称 的 城

市 ， 拥 有 星 罗 棋 布 的 文 物 遗 址 和 依 然 鲜

活 的 传 统 民 风 。 出 于 肆 、 入 于 邑 ， 清 明

插 柳 、 端 午 裹 粽 、 冬 至 搓 丸 、 新 年 买

橘 ， 在 岁 月 的 起 落 中 繁 衍 生 息 ， 久 远 的

历史在这里触手尚温。

泉州十二时辰：重返“刺桐”

□ 杨印民（历史学博士、国家图书馆研究
馆员）

13~14 世 纪 ，经 过 蒙 元 帝 国 的 西 征 和

南伐，亚欧大陆首次被连结成一个整体，海

上、陆路“丝绸之路”全面拓通，中国第一次

实现了西北内陆和东南海洋两大出口的全

球开放格局。正如元代旅行家汪大渊在《岛

夷志后序》中写到的那样：“皇元混一声教，

无远弗届，区宇之广，旷古所未闻。海外岛

夷无虑数千国，莫不执玉贡琛，以修民职；

梯山航海，以通互市。中国之往复商贩于殊

庭异域之中者，如东西州焉。”

泉州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

在元代海外贸易中当之无愧地占据首要地

位，泉州也由此进入到自身古代城市发展

史上的黄金时期。

蒲寿庚与泉州市舶司

元代泉州港的兴盛离不开一位重要人

物，那就是从南宋降元的原泉州市舶司提

举蒲寿庚。蒲寿庚于宋末垄断泉州香料海

外贸易近 30 年，王磐《藁城令董文炳遗爱

碑》云：“泉州太守蒲寿庚者，本西域人，以

善贾往来海上，致产巨万，家僮数千。南海

蛮夷诸国莫不畏服。”

蒲寿庚亦官亦商，凭藉手中显赫的权

力与雄厚的海上资本实力，成为宋元鼎革

之际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

至元十四年（1277），元朝在泉州恢复

市舶司之设，泉州成为元朝设立的第一个

市舶司，这也是元朝海外贸易的发端。同年

四月，中书左丞董文炳谒见元世祖忽必烈

时说：“寿庚素主市舶，谓宜重其事权，使为

我捍海寇，诱诸蛮臣服。”蒲寿庚于是被朝

廷任命为闽广都提举福建广东市舶事。

蒲寿庚弃宋降元和重主市舶司，使元

朝政府不仅拥有了海外贸易的重要港口泉

州和大量海舶，还获得了熟悉海外交通、国

情和贸易的大批人才。蒲寿庚以其丰富的

经营管理经验及其在海外诸国穆斯林海商

中的威望，积极恢复和发展泉州的海外贸

易，为泉州港在元代成为世界最大的商港

之一奠定重要基础。

至元十五年（1278），忽必烈通过蒲寿庚

等人向海外各国宣布了元朝欢迎并保护通

商贸易的谕旨：“诸蕃国列居东南岛屿者，皆

有慕义之心，可因蕃舶诸人宣布朕意：诚能

来朝，朕将宠礼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

之前的海外贸易一般以朝贡为目的，后

来的明朝也是如此，政治意义更大一些。忽

必烈在这个谕旨上，欢迎“往来互市，各从所

欲”，鼓励海外贸易的政策倾向非常明显。这

条谕旨也得到了诸多海外国家的回应，次年

即有占城（越南）、马八儿（印度半岛东部）等

十多个国家的使臣和舶商来到泉州。

香瓷之路

元 代 从 事 海 外 贸 易 的 商 人 被 称 为 舶

商，舶商中有不少自己拥有船只和雄厚资

金的大商人。如蒲寿庚的女婿佛莲，“其家

甚富”，有海舶 80 艘。

元代海舶制造和航海技术都居于世界

先进之列，再加上全国统一以后，农业、手

工业都得到恢复和发展，能够为海外贸易

提 供 丰 富 的 物 资 。因 此 ，中 国 商 舶 东 起 高

丽、日本，中经东南亚诸国、印度次大陆，西

抵 阿 拉 伯 半 岛、波 斯 湾 沿 岸、非 洲 沿 海 地

区，贸易活动的范围远远超过前代。

元朝通过泉州等港口由海道出口的商

品，主要有农产品和手工业品两大类。农产

品主要是谷物稻米，但因政府屡加禁止，所

以出口有限。在对外贸易中占据大宗的是

手工业品，可分为如下几类:
一是纺织品，包括生丝以及苏、杭五色

缎、紬、绢、布（花布、青布）等。纺织品是传统出

口物资，享有极高声誉，深受亚、非各国欢迎。

二是陶瓷，包括陶器和瓷器。著名的元青

花瓷就是外销瓷，今天在伊朗、土耳其等国家

的博物馆中都保存有元代青花瓷器，非洲不

少地区也有元代瓷器遗物出土。摩洛哥旅行

家伊本·白图泰说，中国瓷器品质最佳，远销印

度和其他国家，直到他的家乡摩洛哥。

三是金属和金属器皿，有铁条、铁块等

半成品和锡器、铜器、铁器等。元朝政府禁止

金、银出口，但仍有不少金银被走私外流。

此 外 还 有 日 常 生 活 用 品 ，如 木 梳、漆

器、雨伞等；文化用品，包括各种书籍、文具

和乐器，前两者主要出口高丽和日本；经过

加工的副食品，如酒、盐、糖等。

这些商品除了一部分是供各国上层社

会消费之外，很大一部分都是民众生活和

生产所必需的物资。

元代泉州从亚、非各地进口的商品，种

类 多 达 二 三 百 种 ，既 有 来 自 东、西 洋 的 货

物，也包括自日本、高丽进口的商品。这些

进口商品中，象牙、犀角、真珠、珊瑚等“宝

物”和沉香、速香、檀香等“香货”占了很大

一部分。这些贵重物品主要是为了满足皇

室、贵族等上层社会奢侈生活的需要。

药材也是重要的进口物资。除了从东、

西洋进口的没药、阿魏、血竭等药物外，还

从高丽大量输入茯苓、红花等物。另外，部

分香料也当作药材使用。

进口的其他物资还包括白番布、花番

布、剪绒单、毛驼布等各种布匹，青铜器、藤

席、椰簟等生活用具，以及皮货、木材、漆等

物。日本出产的木材深受欢迎，是建筑和造

船的极好材料。高丽出产的新罗漆，质量很

高，最适于饰蜡器。

值得注意的是，自宋元以来，大宗出口

商品中，丝绸因偶有禁断，比重有所下降，而

瓷器出口的比重显著增加；进口商品中，珠

宝的比重在逐渐降低，香料的比重却因需求

的旺盛大大增长。这样，出口瓷器，进口香料，

宋元时代的海上丝绸之路又称“香瓷之路”。

梯航万国

有元一代，经由朝廷指定先后开放的

对外贸易港口，最多时有泉州、庆元（今浙

江 宁 波）、广 州 、上 海 、澉 浦（今 属 浙 江 海

盐）、温州、杭州等七处。但兴废不常，到元

末，仅有泉州、广州、庆元三处。

有学者推算，元中叶，每年从海外输入

的珠宝有四百斤，黄金多达三千四百两。仅

黄金一项的收入，就相当于朝廷岁入黄金

总数的六分之一。无怪乎元人将海外贸易

看作是“军国之所资”“国家大得济的勾当”。

元后期，与泉州进行海上贸易的国家

和地区已达百余个，除了亚洲，还有非洲东

海岸的许多国家，甚至到达地中海沿岸的

欧洲国家 。元人庄弥邵《罗城外壕记》载 ：

“泉本海隅偏藩，世祖皇帝混一区宇，梯航

万国，此其都会，始为东南巨镇，或建省，或

立宣慰司，所以重其镇也。”

作为世界性的大港，泉州港每天吞吐

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奇珍异品，“熏陆胡椒

腽肭脐，明珠象齿骇鸡犀。世间莫作珍奇

看，斛使英雄价尽低”。由于奇珍异品太

多，即使像珠宝、香料、象牙、犀角这样

贵重的宝货，在泉州也成了物美价廉、寻

常可见的东西。

威尼斯商人出身的马可·波罗也观察到

了这一点。他离开中国之时曾取道泉州，在

那里待过一段时间，对泉州港的观察也很仔

细。据他估计，当时泉州的吞吐量，相当于亚

历山大等其他地中海沿岸港口的一百倍。

和平友好的海外贸易关系，也加深了

中国同亚、非各国的友谊。当时东、西洋

各 国 都 称 中 国 人 为 唐 人 ， 中 国 商 船 为 唐

舶。文老古 （摩鹿加群岛） 人民“每岁望

唐 舶 贩 其 地 ”； 浡 泥 （加 里 曼 丹 岛） 人

“尤敬爱唐人，醉也则扶之以归歇处”；以

商贩为生业的交趾各个港口，“饮食衣服

皆仰北客 （指中国商人） ”，服饰日用都

是元人风俗⋯⋯

元代理学宗师吴澄这样描绘元代泉州

海 外 贸 易 的 盛 况 ：“ 泉 ， 七 闽 之 都 会 也 。

番 货 远 物 、 异 宝 奇 玩 之 所 渊 薮 ， 殊 方 别

域、富商巨贾之所窟宅，号为天下最。”

“世界第一大港”泉州的黄金时代

□ 马 龙（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助理研究员）
□ 徐 阳（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
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泉州 的 国 际 传 播 历 程 贯 穿 社 会 发

展 始 终 ， 夹 杂 着 复 杂 的 本 土 因 素 和 海

外 因 素 。 走 进 历 史 是 为 了 阔 步 走 出 历

史 、 更 好 拥 抱 未 来 。 无 论 是 世 界 的 泉

州 ， 还 是 中 国 的 泉 州 ， 我 们 试 图 把 关

键 历 史 节 点 加 以 勾 连 ， 还 原 泉 州 2000
年的沧海横流。

萌发：公元前 3世纪-公
元10世纪

泉州倚山为险，滨海称雄，往北奠

定了中国最富庶地区——江浙地区的藩

篱 门 户 ， 往 西 勾 连 了 中 国 “ 南 天

门”——两广地区的唇齿，往东则面朝

大海联通世界，区位优势显著。

泉州地区的原住民是百越人，中原

汉族文化在泉州的源流则始于秦征岭南

融百越时期。留在闽粤地区的军士带来

了先进的生产方式和文化，刀耕火种逐

步向沿海地区的自然渔业和平原地区的

小型稻作农业发展。人们之间的交流日

益增多，交流空间日渐扩大。

历史上数次中原动乱，对江南或者

更广阔的南方地区的开发起到了关键作

用。永嘉之乱与安史之乱，大量“衣冠

南渡”的移民在泉州繁衍生息，到了唐

朝末年已成为该地区的主导人口。

移 民 的 迁 入 引 发 了 泉 州 的 内 部 拓

殖，随之而来的是泉州地区区域都市化

的进程。南下的移民大范围开发农业，

创造了大量剩余农产品，催生了市场交

易、物质传播、人际沟通。移民聚居形

成集镇，初级集镇因贸易文化的发展开

始 向 高 级 别 城 镇 过 渡 。 吴 永 安 三 年

（260 年），置东安县，至此泉州正式出

现经济核心区位。

城 镇 的 兴 起 ， 促 使 泉 州 的 城 乡 形

成 互 通 有 无 、 分 工 明 晰 的 传 播 网 。 而

南 下 移 民 所 秉 持 的 避 乱 心 态 、 开 放 特

质 、 融 合 形 态 ， 奠 定 了 泉 州 地 区 多 元

杂 糅 、 密 切 接 触 、 主 动 融 合 的 人 口 结

构与文化特性。

唐代是中外交流转变的关键时期。

汉唐以来，中外的通商、朝贡等都是依

靠中国西部的“陆上丝绸之路”。安史

之乱后，盛极一时的唐王朝日渐衰落，

西域的通道被废弃，唐朝转而开辟闽粤

海上通道。而这一时期，也是泉州由帝

国边陲城镇转变为世界四大口岸之一的

关键时期。

唐朝大和八年 （834），泉州正式设

置管理海外来华贸易的使节、商人和闽

人出海贸易的机构。同时，大量佛教、

印度教、伊斯兰教的僧侣、信众往返于

泉州等地，进行宗教交流与文化传播。

唐末五代时期，中央集权的帝国统

治被“悬置”分治。割据政权为了在不

寻常状态下开拓生存空间，必须采取灵

活的社会经济措施。泉州的民间商业已

然 活 跃 ， 加 之 分 治 政 权 的 宽 松 对 外 政

策，得到进一步发展。在地方政权的特

殊政策、民间工商传播力量、宗教传播

力量的共同努力下，泉州的对外交流呈

现出“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执玉

来朝远，还珠入贡频”的繁荣景象。

繁盛：10世纪-14世纪初

五代时期，王审知建立闽国，在当时

泉州的政策中，清晰注有招募海内外商

贾 来 华 和 出 洋 贸 易 ，制 定 法 权 ，鼓 励 通

婚，发展外商在华教育，遣使出访东南亚

各国等条目。这些政策的施行，极大促进

了泉州的对外交流，呈现为转口贸易为

主、人文交流为辅的特征。转口贸易，使

泉州地区乃至整个闽地的农业和手工业

得到大幅度发展，促使包括舟船、桥梁在

内的基础设施建设得到了空前改善。

泉州与海内外贸易往来之浩繁、人

文交流频率之高，终于获得官方的认可

和支持。宋朝元祐二年 （1087），朝廷

正式下令在泉州设置市舶司。以此为标

志，泉州即将迎来海外商业文化传播交

流 的 大 繁 荣 时 期 。 其 后 偏 安 江 南 的 南

宋，和横跨欧亚大陆的元朝，出于不同

的政治经济考虑，相继支持泉州的海外

贸易和人文交流事业。

泉 州 的 海 外 活 动 范 围 ， 广 达 印

度 、 阿 拉 伯 世 界 、 波 斯 、 欧 洲 和 东 非

沿 海 。 到 了 元 代 ， 泉 州 已 经 与 这 些 地

区 形 成 较 为 官 方 化 和 稳 定 的 经 济 贸 易

与 文 化 往 来 。 宋 元 之 间 ， 泉 州 与 海 外

构 成 了 一 个 紧 密 联 系 的 传 播 网 络 ， 这

一 网 络 由 几 条 海 上 航 线 为 主 干 ， 维 系

着 泉 州 与 世 界 的 联 系 。 从 泉 州 外 销 的

产 品 ， 包 括 丝 绸 、 瓷 器 、 茶 叶 、 手 工

制 品 ； 泉 州 海 商 亦 从 海 外 带 来 了 大 量

的金银、香料等商品。

随着海外贸易和人文交流的发展，

大量外国商人、宗教团体、避难群体，

来到泉州侨居，给这座城市带来了文化

杂 糅 的 现 象 。 元 朝 带 来 的 “ 蒙 古 和

平 ”， 促 进 了 欧 亚 大 陆 各 地 的 贸 易 联

系，中国海船成为这个时期世界传播体

系的主要推动力。

这一阶段的泉州，被誉为中世纪世

界第一大商埠、东方第一港。贸易流通

的繁荣、多元文化的汇流，泉州从中国

地方进入世界中央。

萎缩：14世纪初-20世纪中叶

从明朝建立到 20 世纪中叶，泉州的

国际传播式微。

明朝建立之初，朝廷对在泉州经营了

几代人的波斯儒商家族——蒲氏家族，进

行沉重打击。蒲氏在政治、经济、文化、

社会、国际舞台全方位的失落，不仅是一

个家族的命运问题，更是对外交流群体在

明朝的命运问题。

其后，在明朝永乐、宣德年间，郑和

七下西洋，增强了中国同亚非各国的友好

交往和经济文化的交流传播。据考，郑和

下西洋之前，多次前往泉州收集东西洋航

海资料、招募船工、采买物产、前往各宗

教庙宇行香。这些行为，不仅是为远航奠

定物质基础，更是对海神文化、异域文化

的致敬。

然而，郑和下西洋，主要履行的是“怀

柔远人”的使命，而非经贸往来，这与宋元

时期国际传播的结构特征有着明显区别。

从每次出航“厚往薄来”，以及后期财政无

力负担远航的事实，均可管窥一二。

14 世纪后期至 16 世纪初期，泉州伴

随着经济圈的衰落、海外交通的倒退和政

治 控 制 的 加 强 ， 国 际 传 播 日 渐 萎 缩 和 衰

落。明清施行“海禁”政策，随之而来的

是城市开放活力与国际传播能力的下降。

但在此期间，泉州地区产生了一种新

的国际传播方式，即大量海外谋生移民群

体开始出现——“下南洋”是这一时期的移

民史的代表，更是一种文化的传递与交融。

南洋民谣、歌仔戏、华人诗歌、南洋

文学、南洋钱法、中草药文化、新加坡水

墨画、娘惹菜、峇峇娘惹建筑⋯⋯等等形

式无不彰显着中华文化南移的趋势。这批

传播使者成为异域经济开发的主力军，而

他们积累的大量资本又推动了中国社会的

转型。清末民国时期，民族工业的短暂春天

和国际传播的短暂复兴，即为有力的佐证。

“ 驿 马 匆 匆 过 四 方 ， 任 君 随 处 立 纲

常 ， 年 深 异 境 犹 吾 境 ， 日 久 他 乡 作 故

乡”，这样的字句显示了这些特殊的国际

传播群体者坚定、饱满的精神力量。但好

景 不 长 ， 其 后 的 军 阀 混 战 和 日 本 侵 华 战

争，导致传播再度出现区隔与阻碍。

泉州历史经验的当代启示

泉 州 人 劈 浪 斩 荆 开 辟 世 界 通 道 ， 耕

海 牧 洋 赢 纳 不 同 文 化 ， 展 示 了 中 华 海 洋

文 明 为 东 西 方 国 际 传 播 作 出 的 不 可 估 量

的贡献。

在不同朝代，虽然政治、经济形态与

民族关系都不尽相同，但泉州伴随着海丝

文化的持续传播与兴盛，为国际传播网的

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从这张网中可以看

到 ， 在 西 方 地 域 之 外 ， 存 在 过 一 个 跨 区

域、跨文明、跨民族的世界体系，该体系

的广度并不逊色于后来由西方资本主义主

导的世界体系。

泉州国际传播的历史经验带来的当代

启示有：一、注重内外有别、内内有别，掌握

传播主导力。依靠强大的经济、文化、科技

实力作支撑，不断调整传播的话语体系，善

用“外人”阐释中国，宋元时期的历史经验

显示，“重用番人”参与商贸、出使海外，发

挥了显著作用。一方面通过加官进爵对他

们予以严格规制，另一方面允许“番人”成

立组织，享有一定法权。中央政府一方面对

对 外 活 动 加 以 鼓 励 ，另 一 方 面 从 形 式、规

模、监督层面进行管控。

二、力求多元主体、平等交往，加强

文 化 包 容 力 。“ 下 南 洋 ” 的 历 史 经 验 表

明 ， 普 通 民 众 能 使 单 向 宣 传 变 为 互 动 沟

通，大大减少文化折扣，营造良好的文化

交流氛围。

三、重视公共外交、双向对话，拓展

国际影响力。宋元官方向海外推行“市舶

祈风仪式”和“天后仪式”，郑和七下西

洋 ， 这 些 行 为 都 全 方 位 地 传 递 了 中 华 文

化，深刻影响海外公众，提升了国家形象

和国际影响力。

从中国到世界

，

泉州两千年如何走过

①泉州安溪一处茶馆，主人以“宋代点

茶”待客。 颜瑛瑛/摄

②泉州。 视觉中国供图

③泉州伯乐剧场，梨园戏浸入式表演，

在充满现代感的文化街区，零距离面对观

众演出。 潘 登/摄

③③

①① ②②


